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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山虎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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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消夏 枕书泼茶

142 个字的提案（外四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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谦谦君子温润如玉
□吴 输

明代才子唐伯虎《落花诗》中有赞扬“地
锦”的诗句：“扑檐直破帘衣碧，上砌如欺地锦
红……”说的是地锦爬满墙壁时的动态美、色
彩美和内在美，其大气雍容、弘毅宽厚的模
样，让大自然又添别具一格的佳景。古人所
言“地锦”，即今人所称“爬山虎”“爬壁虎”“捆
石龙”“枫藤”等的多年生大型落叶木质藤本
植物。国内许多地方的城市公园、小区和乡
野溪边、屋畔及山崖岥上、林中，随处可见。

几年前，朋友送我爬山虎几十株，按其
嘱咐，在小楼左右前后墙根旁开辟了一条条
松土带，拌上干肥，将它们一一栽种下去，均
匀地洒上水，静待生根发芽。

适逢绵绵春雨，爬山虎的孕育与生长，
有了良好的气候。它虎虎生风、昂扬雄起，
一个多月后，房前屋后旧貌顿换新颜。

那灰褐色的茎，每个节口上都长出了六
七根细丝，鲜嫩而又润洁。丝的顶端生成了
一个个小圆片，如灵巧的小脚掌一般，紧紧
地扒住墙壁，使劲攀登，仿佛正在与兄弟们
一试高下，看谁爬得高、爬得快似的。那股
不顾一切、蓬勃向上的气势和步步扎实、稳

重担当的风格，令我对爬山虎演绎人生哲
理，又多了一分收获。

一到夏季，爬山虎虎虎生威，把整个小
楼都包围住了。除了门窗，四处墙壁和柱
子，像披上了一件件霓裳。每个边缘带有锯
齿的绿叶，状若一把把小阳伞。此时，我恍
然大悟，原来它们是遮阳使者。爬山虎单调
的绿色上，点缀着一朵朵圆锥状的小花，粉
色、红色、白色，五彩斑斓，煞是好看！如果
此时来一阵微风，绿叶、小花欢乐地跳跃，你
的视野里一定会出现碧波竖起、彩鸟在墙上
畅泳的幻觉。

暑日西下，不约而至的茶友们都会在我
家东墙下天南海北地闲聊，爬山虎不仅立下
聚友之功，还常常成为中心话题。有书墨气
的老先生们，一边品茗，一边点评。

“爬山虎茎叶有序，叶脉对称，茎进则叶
伴，叶生则茎伸，它们淡泊名利、坚韧朴实，
羞倒多少世间人！”大学生老黄说起话来有
据有理。

“爬山虎根植于黄土，不管贫瘠还是肥
沃，只要几瓢水就能活得有滋有味。它们知

道，离开滋养自己的土地母亲，就会死亡，不
忘根本，才是正道。”高工老朱喝了口茶，张
嘴就来。

中学语文老师老张自然不甘示弱：“尽
管寒冬淫威会夺走爬山虎的生命，但干枯的
叶藤还可以奉献给人类，发挥舒筋活络、润
肺止咳的功效。爬山虎坚定的信念不会改
变，冬季过去就是春天，到时它的绿色仍会
装点人间。”

“爬山虎在民间还有一个雅号，叫野葡
萄，开花结果后，还可以酿酒，与它的藤与根
一样，都有药用价值！”八十多岁的谭老先生
说得斩钉截铁，诸位茶友纷纷点头。

浓醇的香茗，浓郁的爬山虎，激发了好
友们对它更浓厚的兴趣，在我们的认知里，
它的身价非比寻常，说它是天子骄子，也不
为过。

爬山虎不像牡丹、兰花等那样娇贵，它
出身平凡，用健美的身姿书写着不平凡的诗
篇。我为我亲手种下的爬山虎点赞，也为爬
山虎每年在世间之旅中能给予人们茅塞顿
开的启迪而惊诧。

人与爱好，也讲究时间成熟。时间没
到，强扭的瓜不甜；时间到了，一切水到渠
成。我这么说，指的是我与植物之间的缘
分。身边有很多朋友是植物爱好者，路边的
花草不用APP识别也能叫得出名字，家里
的阳台更是被打造成了小花园。过去，我对
她们视若宝贝的花草毫无感觉，叫不出名字
也不慌不忙，花草图片看多了不是有审美疲
劳吗？为何她们能倾入日日不减的激情而
我却无动于衷？那时我并未察觉到，对于自
然的缺失会少了些简单而纯粹的欢乐。

直到今年春天，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阻
滞了出游的脚步，往年那时，我总喜欢把脚
步流连于祖国的山山水水。既然无法出行，
只好在小区里来回散步权当锻炼身体。散
着散着，就发现小区里竟然种了很多种花
草，尤其一些不知名的杂草，也能开花——
这个惊奇的发现，让我猝然之间对花草上了
心——用以上的说法，就是时间成熟了，好
像一个契机，我爱上了花草。

小区后面有一块荒凉的田地，我在那里
邂逅到漂亮的一年蓬。一簇一簇，绽放白色
或淡紫的小花，披针状发散的花瓣托起黄色
的花朵，在风中轻轻摇曳。远远望去，好像
雏菊那般清新、文艺。忍不住采下一把，回

家插在细口瓶里，房间顿时“蓬荜生辉”，我
惊诧平凡的杂草也能散发出惊艳之美。

那些日子，楼下的香樟树花开得很香，
我连着好几天去拜访它，为其清淡的香味，
也为树下粉嘟嘟的一丛丛小花。绿叶衬托
之下，格外娇美，它们有一个好听的名字：酢
浆草。白天看它们，五枚花瓣向光展颜，黄
昏时再去探它们，花瓣已像雨伞一般收合起
来。天亮绽放，天黑闭合，酢浆草好像戴
了块小手表，作息规整，仿若朝九晚六的
上班族。五一节回乡探亲，在母亲家楼下
又看到一片酢浆草，漫山遍野，美得令人
窒息。微不足道的小花，聚沙成塔就有了灼
灼气势。

母亲在她那个小区住了有十年时间，我
年年回来探她好几回，若非今年突然爱上花
草树木，我并不知道，小区里还有通泉草。
它的花比酢浆草还要小，非得蹲下来，才能
看清它们的容颜。紫色的花房，托起白色的
花朵，星星点点，仿佛停歇在草叶上的小蝴
蝶，点缀了色调单一的野草堆。这种小花，
同酢浆草一样，注定只能做背景板，绝不会
像芍药或者牡丹那般大紫大红。但世间精
彩，贵在美美与共。大紫大红是一种美，低
调淡然也是一种美。每株小草都有自己的

独特价值，通泉草就可入药，清热解毒。
在小区路旁，我还看到一种杂草之花，

白色，带香气，用植物APP识别了一下，名
叫：白车轴草，又名三叶草。原来这就是传
说中的三叶草。俯身观察，叶子果然是三
片。三叶草的花语，一片叶子代表爱情，一
片代表健康，一片代表希望。那一刻，我就
埋头车轴草中，想找到一枚四片叶子的三叶
草，“If you find a four-leaf clover,it
will bring happiness”（如果你找到四叶
草，它会给你带来幸福）。小草里也蕴含浪
漫和诗意。

后来，我陆陆续续又发现了另外几种
草花：白花紫露草、筋骨草、虎耳草、黑种
草……逐一认真做了植物笔记。日本园艺
家柳宗民说，人们总是习惯将不知道名字、
长得也不够漂亮的草统统归为杂草，它们生
长在田间、路边、河畔，因太过寻常而被熟视
无睹。但其实每一棵小草都有自己的美丽
与功用，它们可赏、可食、可入药，没有一种
草，该被叫作“杂草”。

大自然的魅力就在于有无穷无尽的未
知。那些细微的美好需要我们用心去寻
找。你看风在摇它的叶子，草在结它的种
子，它们站立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

□展 颜

杂草记

庚子时疫，多人罹难。全国政协
委员冯丹龙向政协提交了《关于在全
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开幕会默哀
的提案》，仅142个字，这是她担任全
国政协委员以来提交的最短的提
案。处理速度也极快，第二天就收
到答复短信，最终被采纳。全国政
协、人大均在开幕时向抗击新冠肺
炎的烈士及逝者默哀1分钟。在政协
默哀时，京城顿时电闪雷鸣，大雨倾
盆。固然是气象巧合，但恰似天人感
应，神州同悲。

由此还想到政协民主中有个好
的规定。委员随时随地可以报发提
案，而不一定等到会期，也不要求一
定多人联署。这就大大提高了提案
的实效性和灵活性。

精专
德国人，业精于专，令人佩服。
大卡车是粗笨的，但我见到的奔

驰卡车竟精细得如同工艺品。工匠
精神驰名天下。

制造业如此，种植业也如此，研究
得精专。请看：中国黑龙江大小兴安
岭有2080万公顷森林，木材蓄积量只
有17.6亿立方米。德国只有1100万
公顷森林，蓄积量却达到41亿立方
米。每公顷蓄积量：德国达372立方
米，黑龙江是84立方米。年产木材，
德国 60000 万立方米，黑龙江只有
200万立方米。差距为何这么大？

差距就是潜力，我们也要推广各
领域的工匠精神。古人说，业精于
勤。光勤不够，还要钻研、专深，才能
提高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提高
科技水平，同时也是文化水平和文明
水平！

祭祀
今年清明不寻常。
我有一小诗：上个鼠年大地震，

今岁庚子战瘟神，盼到清明阴转晴，
举国同悲祭忠魂。

清明上午10时，全国各地各族人
民，隆重肃穆，深切悼念抗击新冠肺
炎斗争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

古语：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尚书·洪范篇》讲八政：首曰食，
民以食为天。第二就是祀。祭天祭地
祭祖祭忠烈。祀，是哀思、感恩、缅

怀、激励。
今天，我们缅怀逝者，就是激励

勇毅前行。“国之兴也，视民如伤。”为
此疫逝者哀悼，这是对人民群众生命
价值的颂扬，风雨过后是清明，生活
还将继续，生者更当坚强，才能告慰
逝者。

容·融
2020年时疫，又引起了中西医作

用的争论。我想起江苏名中医屠揆
先先生。他曾任省政协常委，每次开
会，除了参政议政，还随手医病。他
日常挂着一个听诊器，我问他这不是
西医的装备吗？他笑说，中医也要吸
收新知识，现代装备听听心肺更直
接。但也听到一位权威说，西医是科
学，中医不是科学，是经验。

一位国医大师对得好：西医是科
学，中医是哲学；西医是技术，中医是
艺术！说得太精妙了！

我想，中西医各有其专，还是要
互相包容，而且可以互相融通。辩证
诊治，博采众长。

大学者戴树和老先生给我讲过
国医大师徐景范为他把脉的事。大
师把脉后说：戴先生肠子可能长了一
个东西！戴大惊，说不会吧？后来一
查，果然如徐先生所诊，真是神奇！

中医药宝库，是国粹。千万不要
妄自菲薄，而要珍惜。但也不要排斥
西医，要交融相得益彰！

人事沧桑
近日，接广州社科院研究员史哨

虎同志，一书忆及2013年春至秋，我
和安徽陆子修等汇聚苏、皖、粤学者
做了一个“十县百村千户土地制度改
革调查”，形成报告并获汪洋副总理
批示，对策纳入中央文件。人民网当
年10月23日全文发表。不久，陆子
修同志去世。史哨虎作诗凭吊：“秋
风又到蜀山西（开会的地方），吹得郊
原草木凄。想念故人无处见，不堪惆
怅夕阳低。”我步韵和之：“秋风拂抚
苏皖地，当年论策辩真理。群力鼓呼
为三农，议成良言报京畿。”

今物是人非。三农问题，仍是做
不完的文章。希冀有更多为农鼓呼
者，为农耕文化续绝者。

（2020年7月23日）

简媜在《雪夜柴屋》中说：我是一
个半盲的人，不论是尊贵之身，还是
白丁流民，我都把他们请进喝酒。这
种与《陋室铭》截然相反的亲民态度，
真正身体力行能有几人？你我皆凡
尘中人，谁也不能避免对人对物时采
取趋利避害的态度。现实生活中视
万物如草芥的比比皆是。但是，两位
来自民生银行的客户让我深刻体验
到民生人服务大众、情系民生的职业
素养不是说说而已。

几年前我卖房子时，一位叫王小
艳的女客户约我到体育公园对面的
民生银行，一起出发去看城市嘉苑的
房子。体育公园紧邻濠河风景区，车
水马龙川流不息，停车很困难。这让
我头大，但又不好意思拒绝。

果然，才靠近濠河车流如堵，夹
在车流中逐渐蚁行，民生银行的蓝色
大楼渐渐出现在视野中。我左看右
看，惶惶不安，正手忙脚乱之际，看到
一位保安在远处向我招手，我左右张
望，才相信他招呼的确是我。拐进民
生银行地盘，穿着一件白T恤、黑格短
裙的王小艳正守在一个空车位上朝
我笑呢，我感动得语无伦次，拼命地
朝她笑。她长得很大众化，但不知道
为什么，那天就觉得她美，具备中国
女性的一切温柔、娴雅。之后每每想
起她，就觉得心头大好，她的贴心和
简约像紫薇花，碎叨叨的乍看起来不
觉得惊艳，却赋予你甜蜜蜜的感觉，
好比干渴时饮了一口好茶，滋味悠
长，连绵至今。

接着，我们几个上了一辆奔驰
车，开车的中年男人穿着儒雅，戴着
墨镜，酷酷的。我以为是王小艳的老
公，有点小紧张，一般情况下，这种开
豪车的人都有点财大气粗。

记得之前，朋友喊我去金鳌坊吃
饭，一进大厅，就看到座位上三个男
人之中一个戴金链子地站起来问：

“你朋友搞什么工作啊？”我不等朋友
介绍就自己说：“我是卖房子的。”然

后就听到对方露出轻蔑的语气：“原
来是个中介哈！”

当王小艳介绍说，开车的是她们
行长，姓陈。我好惊讶啊，这个行长

“车夫”不懂可瞧得起我们这帮卖房
子的。我正忐忑不安，听到一个磁性
柔软的声音向我问好，原来是陈行长
在同我说话：“做房地产生意很好啊，
赚钱还可以的。”

我暗想，这领导好和气啊，这么
低调，还亲自帮员工参谋房子。

到了房子里，陈行长摘下眼
镜，我偷觑他，五官长得并不端正，
嘴巴似乎还有点斜，像梅插小横
枝，斜归斜，整体气质就是好，让人
如沐春风。陈行长并未像有些参谋
当面评点房子的优劣，他始终像个
谦谦君子，呵呵地微笑着，完了还
请我们参观他在城市嘉苑的房子装
修，最后还加了我的微信，表示以
后卖房子就找我。我以为这就像人
家说下次到家里玩之类的客套话。
不久，我们公司销售新城小区的房子
时，陈行长还真像他所说的，找我去
看房子。

从城市嘉苑回去后，我的粉红色
平板电脑找不到了，我也不确定是不
是忘记在奔驰车上了。这是公司才
团购的一个新平板，当时比较流行，
可以玩游戏，价值三四千块钱，我担
心找不到，已经做好赔偿的准备。但
在第二次看房时，王小艳将包得好好
的平板带给了我。

后来因为业主不诚心，王小艳没
有买成城市嘉苑的房子，但她北濠桥
东村的房子在我们公司出售了，后来
订了金鼎湾国际。她经常在QQ上看
看我的空间，和我聊几句。现代刑侦
理论中有凭笔迹辨人一说，说一个人
再怎么隐藏、伪装，流在骨中的血脉
是不变的，笔迹如此，文章如是，做人
亦如是，我从来没有在民生银行办过
业务，但我相信如此心怀柔德的民生
人服务肯定不会差。

今年是凉夏，雨水多。但入伏之后，天气晴
朗，温度就噌噌地上去了。立秋之后，更是秋老
虎发威，开启烧烤模式。

何以消暑，古人云，浮瓜沉李，枕书泼茶。
夏天是瓜果季，新鲜的甜蜜瓜果给酷暑中

煎熬的人们带来一股清流，也是一种夏之生
趣。“浮瓜沉李”语出曹丕的诗：“浮甘瓜于清泉，
沉朱李于寒冰。”把西瓜和李子置于冰凉的井水
中，这是从前的人常干的夏天消暑妙招。汪曾
祺在散文《夏天》里写道：“西瓜以绳络悬之井
中，下午剖食，一刀下去，咔嚓有声，凉气四溢，
连眼睛都是凉的。”现代人不用了，一个冰箱足
以让幸福感升级。如今，夏天谁家的冰箱里没
有诱人的冰激凌、西瓜和解渴的各种饮料呢。
在外面顶着一团火似的回到家，冰凉的“浮瓜沉
李”们正好可解暑气，舒缓心情。

如果说“浮瓜沉李”是满足了夏天的口腹之
欲，那“枕书泼茶”来消夏就是精神上的享受。

虽然对爱阅读的人来说，一年四季都是读书天，
读书就是一种日常，没什么特别的，但“枕书泼
茶”里却有爱情的味道。典出宋代大才女李清
照，她在《金石录后序》说自己的日常生活里常与
丈夫赵明诚“赌书泼茶”。在赵明诚编纂《金石
录》的时候，每每对有些材料出处模糊不清时，记
忆力超强的李清照总能很快说出正确出处。长
此以往，他们决定以谁说得准、说得快一决胜负，
胜者饮茶庆祝。获胜者往往举杯开怀大笑，使茶
水倾泼在衣衫上。这画面，想想就美，天下有几
对这样的伉俪，有共同的爱好与目标，堪称灵魂
伴侣。钱锺书、杨绛夫妇算一对吧。

今夏我爱上了喝绿茶，每天用朋友送的一
盏紫砂壶泡一杯明前茶。壶的设计很简单，曲
线流畅，壶身有凸出的一朵莲花，一片荷叶，很
清凉的感觉，契合盛夏。据说，用紫砂壶泡出的
茶可数日不变其味，我试了试，过了三天的茶，
还真是没馊，当然也没敢喝。

我不懂茶文化也不了解茶器，喝绿茶只单
纯地作为消暑解渴的饮品。若论什么饮品最解
渴，毫无疑问首选茶。记得小时候，夏天的马路
边树荫下，有卖大碗茶的，茶叶的叶片很大，茶
汤粗犷清冽甘甜，赶路的人一口气喝下一碗，从
头清凉至脚底板，真是好滋味。也曾去过以生
产紫砂壶闻名的小城宜兴，参观紫砂博物馆时，
对那把号称是苏东坡先生设计出的遒劲、硕大
的“提梁壶”印象最为深刻，观看良久。旅居在
宜兴的日子，想必东坡先生也是喜欢枕书泼茶
消夏的，虽说身边没有可以对谈“赌书”的灵魂
伴侣，但以东坡的好人缘，到哪里也不乏志趣相
投的朋友可以斗斗学问。

在我看来，枕书泼茶消夏其实一个人也可
以完成的。比如夏日午后，蝉声嘶鸣，一册在
手，将饮茶，忽然看到书中精彩之处，“咯咯咯”
地兀自笑出声来，茶水就泼了一茶几，也是一天
幸福的时刻呢。


